
随着初升朝阳的第一缕的光芒顽强地冲破黑暗，照亮这座伟大的城市，维多利亚冬日的寒冷晴

空和正在苏醒的伦蒂尼姆城，也就这样在她的眼前一览无余。 
坐在床榻上凝望着窗外的女子的容颜秀美而端庄，只不过脸上的凝重的表情让她看起来仿佛老

了十岁。刚刚醒来，仅仅穿着睡衣腿上还盖着被子的少女，还时不时地打着哈欠，揉动着头上

那对黄色的兽耳，棕色的眼睛一眨一眨。金黄色的长发就以散乱的样子垂落在她的肩膀和腰间

，也随意地搭在正在她身旁酣睡的虎女身上。 
身旁的白发虎女，并没有发现身旁的床伴已经醒来，而是继续在温暖的被窝中酣睡着。随着她

翻了个身侧躺在床上继续她的美梦，她肩头还打着绷带的伤口就这样暴露在身旁的黄发少女面

前。看着那被洁白绷带所包裹的肩膀，已经醒来的黄发少女叹了口气，不忍心再看那有些刺眼

的纱布，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晴空。 
“唉。” 
她轻叹一声，看着目光所及的贫民窟中，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破旧的小房子，开始一天的工

作。小房子上大张着嘴的威猛雄狮涂鸦，即使是在高处俯瞰也格外醒目。她也准备翻身下床，

开始这平淡而又不平常的一天。然而正当她要翻身下床时，却发现似乎有什么东西死死地拽住

了自己的胳膊。 
“啧，因陀罗，你松手啊···” 
“老大，维娜老大···对···猛锤那个混球，狠狠锤他，把他卵子都锤飞出去···” 
维娜无奈地皱了皱眉，看了看自己被因陀罗死死地抱住的胳膊，抽了抽手却无论如何也抽不出

因陀罗那有力的怀抱。叹了口气的她，只能把还盖在因陀罗身上的被子掀开。 
“啊···阿嚏！我的王···王，你要干嘛，大早上的冻死了，不让我这个病号好好睡觉的吗？” 
“你倒是松手让我下床啊，因陀罗。” 
被冷空气一激灵的因陀罗猛地惊醒过来，就连打喷嚏的时候维娜都感觉床铺摇晃了一下。因陀

罗看到自己死死地抱着身旁的恋人手臂的失态模样，急忙松开手来，露出抱歉的笑容： 
“嘿嘿，抱歉，老大。” 
“做了个好梦，连梦里都在锤人吗？” 
“啊···昨天实在是太激烈了，都怪那个龟孙在高处放冷箭，打不过就用这种阴招，干！” 
“当时都叫住你了，别让你冲得那么狠，结果中箭了吧？” 
“谁叫当时那群蛇头帮的贱人骂你骂的那么起劲，我这不是帮你——” 
“那就是他们的激将法。还有我说了，私下的时候，就叫我维娜就好了，因陀罗。” 
“啊，抱歉，老——我是说，维娜。” 
 
重新裹好了被子的因陀罗在床上躺好，看着维娜翻身下床，黄色的瞳孔滴溜溜地乱转，似乎若

有所思。等到维娜整好了衣服要走出门去，才再次开口： 
“维娜，你这么早去哪里？” 
“和平常一样，去领地里巡视一圈。刚刚打完一场大仗，我得让手下的人们看到我稳定信心。” 
“啊，老大要去去镇场子啊。这么早吗？我也去。” 
“时候不早了，这都几点了？你就在这好好躺着养病，哪都别去。” 
“老大，我没事了——哎哟疼疼疼···好吧好吧我就在这躺着！” 
推进之王并没有在意太多她对自己的称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应着，一把将肩膀上还打着绷

带的因陀罗按回床上。她深知，对于自己这位有点死心眼，而又直来直去的恋人，如此用肢体

语言说服她来得更效率些。看到在被单中的她肩头露出的绷带，几天前发生在自己领地中的那

场械斗的激烈画面依然历历在目。蛇头帮的打手们在战场上对自己的出言不逊，成功地激怒了

她这位暴躁而直率的心腹。等到想要下意识地阻止她时，维娜已经看到自己眼前的因陀罗，挥

出虎拳弹跳着向着对面的敌手猛扑而去···结果当然是中了对面躲在高处弩手的冷箭，被自己的
手下们七手八脚地抬下了场。这场帮派大战的结果，虽然以格拉斯哥帮的获胜告终，但是看着

自己恋人肩膀上的伤口，维娜的心中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好好休息。我中午叫人来给你送饭，晚上我回来陪你。” 
“谢谢啊，维娜。” 
 
在门口最后看了躺在床上的因陀罗一眼，她便转身走出门去。简单地和手下们打了个招呼，这

位贫民窟的狮心王便走上街头，在低矮破旧的平房与窝棚间开始一天的巡视。冬日清晨的伦蒂

尼姆街头本就寒意十足，特别是在昨天还刚刚下完大雪，她感觉今天早晨更冷了··· 
不过这并不能阻止这位昂首挺胸的王巡视自己地盘的脚步。走过路口，她满意地扫视了一眼木

板上的狮子头喷漆，微笑着和街角的杂货铺老板点点头，走进下一条小巷。这里便是几天前那

场械斗的地点了··· 
“唉，和她说过多少次了，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维娜和因陀罗认识，大概已经有一年了。一开始只是贫民窟中的一场偶遇，刚刚从混乱中脱身

的维娜，混迹于贫民窟中时却被因陀罗的手下们盯上了···只不过，从一开始与这位性格直率而
狂野的虎人交手时，她便能感觉到她的那份江湖义气，连同她之前是如何用自己的那双拳头，

率领格拉斯哥帮在贫民窟中站稳脚跟的了。 
只不过，她完全没想到她战胜之后的展开···打败了因陀罗，和她深入交谈了一番之后，她很快
便被因陀罗和高文等人拽上了格拉斯哥帮的首领之位，再率领着他们在贫民窟中扩大着自己的

影响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她也不知何时就与这位富有魅力的虎人，悄然之间将二人之间的

距离，一点一点地拉近··· 
“父王如果知道我现在这样，不知他会说些什么呢···” 
维娜苦笑一声，凭空挥动了两下手中的大锤。呼呼的破空声在耳边响过，这条破旧的小巷也在

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尽头。她深呼吸了一口，将刚刚的杂念与思绪抛出脑海，继续着今天的巡

视。过往的荣耀已经无关紧要，现在的她，也只是个伦蒂尼姆贫民窟中的帮派首领。如何率领

着自己的手下们，在这座看似和平安逸，实则险象环生的城市活下去，这才是她考虑的首要问

题。 
 
“不知道老大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心里对我发火呢···”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再痛快打架。这曾经就是因陀罗生活的全部，然而她这曾经一成不变的

日子，也随着维娜突如其来地闯入她的生活，再和她带领着格拉斯哥帮一同走到现在改变了。

正如过去在贫民窟中偏安一隅的格拉斯哥帮，如今已经成为伦蒂尼姆城区的街头霸王。因陀罗

明白自己也改变了不少。虽然她最为讨厌的依然是计谋与心机，然而在和维娜以及其他人讨论

时，她也不得不与她好好地一同讨论着帮派的未来，同时尝试着学习她那缜密的计划。 
“切，想什么想啊，还不如追上去好好地问问维娜再和她道个歉呢。”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披起一旁的衣服快步走下楼去。窗口中前去巡视街区维娜的身影，刚刚消

失在路口的拐角。然而正当她准备冲出门去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却叫住了她： 
“因陀罗小姐，现在还不能出门哦，请继续在这里好好休息养伤吧。” 
“微风？老子的伤明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啊？再不出去我就要憋···” 
“因陀罗小姐和维娜首领之间的关系，还真是好得令人羡慕呢。来，让我看看伤口吧。” 
“切，别胡说。一天不出门我就憋得浑身难受，我都被你和维娜关在这里几天了？嘶···疼疼疼
，小妞你轻点，轻点···” 
面带微笑的微风，并没有在意她的粗鄙之语，而是以医生特有的不容分说的气度，将他按在一

旁的凳子上，解开她肩膀上的绷带。绷带内的创口已经消失不见，出现在微风眼前的是已经干

枯脱落的血痂和新长出的淡粉色肌肤，她扫视了一眼坐在自己眼前的因陀罗，现在这活蹦乱跳

的样子，甚至让她以为不好好地把她按在凳子上，这位活力四射的菲林就要弹跳起来一眨眼从

她眼前溜走。显然，她已经离完全恢复状态不远了。 
“因陀罗小姐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还要健壮，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啦。明天你就可以出去了，但
是今天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 



“啧···话说小妞你手艺不错啊。我们这里很久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牛的医生了。我们老大究竟
是用了什么手段，才把你留下来的？” 
“并不是钱哦，我在维多利亚行医很多年了，救助过很多和你们一样的普通人。但是维娜首领
她真的很不一样，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仿佛似曾相识···她带着你们这样一个大帮派，也真
的很厉害呢。顺带，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叫我微风小姐。” 
“啊···抱歉，微风···呃，小姐···” 
之前毫无顾忌的因陀罗，终于也意识到了眼前的微风是维娜请来的客人这一事实。不过见光出

身市井的她，显然并不适应这种正式的叫法。看着曾经毫无顾忌的她忽然结巴起来，微风也吃

吃地轻笑着，重新为因陀罗系好绷带在她的面前站好。 
“想和维娜首领一起巡街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还请养好了伤再行动哦。” 
“啊，谢谢你了，微风。我···我再去歇一会儿好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参加因陀罗先生和维娜小姐的结婚仪式呢？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的
哦。” 
“什么玩意儿！我只是和维娜她关系很好而已，还没有···还没有···” 
“咳咳，我前面那句话也是开玩笑的哦。” 
留下一个俏皮的笑容，如她的代号般微风轻盈地转身离去，只剩下腰间的红白医疗包在哭笑不

得的因陀罗的面前留下一道残影。这时她才想起来维娜很久之前给她留下的忠告··· 
“记住，对她而言，治疗和捉弄是并存的。” 
 
“好无聊啊···” 
被微风下令静养的因陀罗，也全然没了之前的那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对电视和报纸全无兴趣的

她，完全没什么消磨时间的好方法，只能百无聊赖地在床上辗转翻滚着，时而在院子中如同困

兽般闲逛。午饭也好晚饭也好，都不能她打起精神，直到夜幕降临，那个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

格拉斯哥帮大院的门口···· 
 
“” 


